赵申生教授生的为人

汤学青
第一次认识：我和赵教授第一次认识是打电话。我打电话到他家，赵教授接的。当时年轻气盛，有点张狂，自以为很酷地说：“我是来做恶人的…..”。等我老公张守宇回来，气得直瞪眼，我才知道，我得罪的是守宇的好哥们赵教授，对赵教授太不恭敬。以后赵教授有事打电话找守宇，如果是我接， 他会恭恭敬敬地说：“我是来做善人的，找你的老爷子做点善事，请禀告？” 
找工作：2001年我失去了IBM工作。正在犯愁下一步该怎么办。我的朋友告诉我，赵教授正在为他的大学招聘教授，让我找他。我有点心虚，知道给他的第一印象是永远抹不去的糟糕。另外我也有点心不甘，难道从此沦落为寒碜的穷教书匠？在朋友的一再鼓励下和寻找工作的渺茫中，我生平第二次打电话给赵教授，请他出去吃个中饭，问问招聘的事。赵教授很爽快地答应了。第二天，我早早来到餐馆，战战兢兢的等着。十分钟过去了，他没来。我想可能是堵车吧。二十分钟过去了，他没来。我想可能是摆摆架子吧。三十分钟过去了，他没来。我想他一定是还记着我们的第一次，要报复一下，解解气。四十分钟过去了，他没来。我只好自食其果，一个人不是滋味地吃饭。刚吃了几口，赵教授终于来了。原来我自己来错了餐馆。赵教授比我还早地等在我们约好的餐馆，发现不对劲，又都没有手机，就一家家餐馆找过来。 
录用：当我被GSU录用时，赵教授比我还高兴。他认为他为GSU圆满地完成了招聘主任的工作。他为我自豪，就像中国的班主任，为自己班上的学生考上他钟爱的母校北京大学，而洋洋得意，到处张扬。从此以后，他把我能否胜任GSU工作，成为一位出色的教师，视为己任。 
教书：刚教书时，我恨不能把自己知道的一切以最快速度教给学生。当我恨铁不成钢时，赵教授指点我说，教书不是教师能教多少，而是学生能学多少。教师要有中国的苦口婆心，美国的童心和开心。赵教授的幽默是他的招牌，我跟了他九年，一点没学会。 
学生：赵教授很爱GSU的学生，对GSU学生了如指掌，对GSU学生的描述入木三分，他说： GSU的学生是“男的胡子一大把，女的孩子一大堆。”他说他自己也是胡子一大把， 等我生了女儿，他恭喜我也成了孩子一大堆。 
